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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简要介绍非洲作家借鉴古希腊罗马典籍的四种形式之后，集中分析了诗

人桑戈尔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修辞借鉴和审美借鉴，并指出桑格尔的创作彰显了诗人

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自信。 诗人创造了具有非洲特色的视野诗，与西方的摹仿诗学决

裂，再造非洲的超自然生活，强调非洲作家作品中的黑人传统精神，肯定黑人新诗应该

具有的风貌，讴歌非洲式的田园世界，进而反映一种进入历史和政治的新景观，隐喻与

西方决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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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Ｌéｏｐｏｌｄ Ｓéｄａｒ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０６ 年 １０ 月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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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若阿勒 ———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韦尔松）是塞内加尔国父，近现代非

洲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化理论家、语言学家、诗人。
他曾于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连任 ５ 届塞内加尔总统，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兼任总理，执政 ２０ 多年，大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 塞内加尔是

从未发生过政变的少数非洲国家之一，实现了权力更迭的和平过渡。
桑戈尔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代表人物

之一，非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社会党国际和非洲社会党的

主要领袖。 他还是第一位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非洲人，被公认为 ２０ 世

纪非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在国际政坛和世界文坛都享有崇高的

声望。
桑戈尔被认为是黑非洲①最博学、最有学者风度的国家元首，是苦难

深重的非洲大地上成长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是黑人哲学

“黑人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桑戈尔的一生在三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创立了“黑人特

性”政治－文化理论，使非洲人找到了种族自尊，成为团结全世界黑人的一

面旗帜；二是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争取了国家的独立，并使塞内加尔成

为一个相对稳定而富裕的国家；三是创作了大量享誉世界的诗歌。
桑戈尔的主要论著有：《法属西非的文化问题》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ｓ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１９３７）、《黑非洲的文明》（Ｌａ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ｎｏｉｒ， １９４７ ）、 《 马 克 思 主 义 和 人 道 主 义 》 （ Ｌ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ｅ ｅｔ
ｌ􀆳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 １９４８）、 《民族和社会主义》 （ Ｌ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１９５９）、《非洲的社会主义道路》 （Ｌａ ｖｏ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１９６０）、《黑
人传统精神与 ２０ 世纪的人道主义》 （Ｌａ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ｌ􀆳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 ｄｕ ＸＸｅ

ｓｉèｃｌｅ， １９６６）。 言论集《自由》（Ｌｉｂｅｒｔé）包括 ５ 部：第一部《黑人传统精神

与人文精神》（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 １９６４）、第二部《非洲的民族和社会

主义道路》（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ｌａ ｖｏ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１９７１）、第三部《黑人传

统精神与世界文明》（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ｌａ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ｍｏｎｄｅ ｅｎｔｉｅｒ， １９７７）、第
四部《社会主义和计划》（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ｅｔ ｌｅ ｐｒｏｊｅｔ， １９８３）、第五部《文化的

对话》（Ｌ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ｄｅ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１９９２）。 此外还有《行动的诗》（Ｌａ Ｐｏéｓｉｅ
ｄｅ ｌ􀆳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０）、《我相信：黑人特性、法国特性和世界文明》 （ Ｊｅ ｃｒｏｉｓ
ａｕｘ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ｓ ｄｅｓ Ｎｏｉｒｓ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ｔ à ｌａ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ｍｏｎｄｅ ｅｎｔｉｅｒ，
１９８８）等。

桑戈尔的主要诗作有：《幽灵之歌》 （Ｌｅｓ Ｃｈａｎｔｓ ｄ􀆳ｏｍｂｒｅ， １９４５）、《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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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祭品》（Ｈｏｓｔｉｅｓ ｎｏｉｒｅｓ， １９４８）、《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 （Ａｎ⁃
ｔ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ｐｏéｓｉｅ ｎèｇｒｅ ｅｔ ｍａｌｇａｃｈｅ ｄｅ ｌａｎｇ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１９４８）、
《埃塞俄比亚诗集》（Éｔｈｉｏｐｉｑｕｅｓ， １９５６）、《红狮》（Ｌｅ Ｌｉｏｎ ｒｏｕｇｅ， 塞内加尔

共和国国歌， １９６０）、 《夜曲》 （ Ｎｏｃｔｕｒｎｅｓ， １９６１）、 《热带雨季的信札》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ｄｅ ｓａｉｓｏｎｓ ｔｒｏｐｉｑｕｅｓ， １９７１）、《冬季的信札》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ｄ􀆳ｈｉｖｅｒｎａｇｅ，
１９７３）、《杰克·汤姆森之歌》 （Ｃｈａｎｔ ｐｏｕｒ Ｊａｃｋｉｅ Ｔｈｏｍｓｏｎ， １９７３）、《主哀

歌》（Éｌéｇｉｅｓ ｍａｊｅｕｒｅｓ， １９７９）、《诗歌总集》（Ｐｏéｓｉｅ ｃｏｍｐｌèｔｅ， １９９０）等。

一、 非洲作家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四种借鉴
及文化资源和文学场概念

　 　 非洲许多著名作家都有自己阅读古希腊罗马著作的文库，桑戈尔是其

中的佼佼者，但是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阅读的先贤对象和书目，差别很

大。 这些古代的文化遗产通常被他们用在修辞和审美、史学研究的参照和

哲学思考方面，不同领域也有交叉重叠。 修辞借鉴经常采用暗示忽略形式

（ｐｒéｔéｒｉｔｉｏｎ），即作家显示自己熟悉古希腊罗马的典籍，同时又拒绝深刻论

述这些典籍的内容，于是产生了喜剧效果，包括桑戈尔和瓦朗丹－伊夫·姆

丹博（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Ｙｖｅｓ Ｍｕｄｉｍｂｅ）。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非洲作家借鉴某部古

代文本的修辞，其功能或者在于表达一种庄严的氛围，或者在于不同程度

地明确强调，对古希腊罗马的参照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 有时，我们碰到

的引语的性质可能有些问题，因为被引述的内容不是真正的古代文本，而
侧重于希腊语或罗马语语言和词汇方面的某些独特性。 审美借鉴的意图

通常更间接一些，即一个作家可以从古代文学中找到一些成分，用以说明

或解释自己文学计划的某个方面，例如索因卡（Ｓｏｙｉｎｋａ）思考悲剧性和神

圣性时的做法。
对古希腊罗马文库的史学借鉴的路径与修辞和审美借鉴明显不同，在

史学领域，非洲作家直接且基本上采用古典文库的具体内容。 古希腊罗马

文学变成一个巨大的文本，非洲作家从中选择章节，按照自身处境和研究

计划的类型，给出解读。 以下三种态度尤其引人注意：一是谢赫·安达·
迪奥普（Ｃｈｅｉｋｈ Ａｎｔａ Ｄｉｏｐ）的态度，他运用自己对古希腊罗马的知识澄清

古埃及的源头，展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 另一种是桑戈

尔的态度，在他那里，人们看到的是古埃及和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书面典籍

与黑非洲文明世界的一种张力，后者通过自己的口传文化，似乎避开了古

代的典籍类型。 最后是姆丹博的态度，他对古代典籍的持续参照似乎与任

何系谱视野或卫道视野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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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库也可以从哲学角度去解读。 非洲作家首先对亚里士多德

的范畴概念颇感兴趣，那么他们至少有必要对汤普勒（Ｔｅｍｐｌｓ）在其著名

的《班图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ｂａｎｔｏｕｅ）里发挥的论点发表看法。 另外，古
希腊罗马作者对异域国家和民族，如埃及、波斯、印度、日耳曼、非洲等多

有论述，他们的论述引起非洲作家们的关注。 例如，姆丹博把希罗多德

（Ｈéｒｏｄｏｔｅ）及批评他的普鲁塔克（Ｐｌｕｔａｒｑｕｅ）等人的争论视为种族叙事问

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以及任何试图建构非洲学的意图所遇困难的彰显。
与此同时，古代典籍还为哲学思考的另外两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素材：一
方面是政治和民主问题，另一方面是对哲学的意义和作用的反思。 在

这方面，非洲作家主要围绕四大谱系阅读古代圣贤：亚里士多德，包括

把亚氏从汤普勒及其继承者的阐释里剥离出来；柏拉图，重拾苏格拉

底式对话与真正柏拉图式对话的对立；斯多葛派，关注他们的伦理学

胜过他们的世界体系；唯物主义哲学家，例如爱奥尼亚的先驱们（ ｌｅｓ
ｐｒéｃｕｒｓｓｅｕｒｓ ｉｏｎｉｅｎｓ） 、伊壁鸠鲁 （ Ｅｐｉｃｕｒｅ） 、卢克莱修 （ Ｌｕｃｒèｃｅ） 等哲

学家。
上述非洲作家对古希腊罗马文库的不同运用引发出这样一个问

题，即非洲作家与古希腊罗马典籍的关系性质。 在这方面，批评家们

表达了两种立场：有些人把古希腊罗马典籍在桑戈尔、索因卡、洪彤基

（Ｈｏｕｎｄｊｉ）或姆丹博等作家那儿的在场，视为对西方文化一个方面典范

整体的掌握。 另一些批评家恰恰相反，不失时机地指责上述这些作家

们试图摹仿欧洲的知识言语，并进而背离非洲的文化世界。 洪彤基斥

之为“民粹主义的论证” 。 而我们则以为，非洲作家更多地是用自己的

言语取代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关于非洲人和非洲世界的言语。 他们

对古典文库的兴趣并非是表达他们参与西方文化的意愿，而是认为，
知识的任何领域都不能禁止非洲人的思考，尤其是西方人视为最珍贵

财富之一的古希腊罗马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作家自古代典籍

开始进行的工作构成与西方对话的另一种方式。 在很多方面，这种自

由审视的精神体现在迪奥普、索因卡、姆丹博、洪彤基或桑戈尔阅读古

希腊罗马典籍，并将其与以前不曾涉猎的问题结合起来，展示非洲人

并非愚不可及、不能评论它们的方式方面。 例如，勒内·马朗（Ｒｅｎé Ｍａ⁃
ｒａｎ）就“以马克－奥雷尔（Ｍａｒｃ⁃Ａｕｒèｌｅ）的口吻说话”，而桑戈尔曾经狡黠

地提示说，“发达国家那些当代读者”并不容易读懂维吉尔的诗句，因为

“要很好地抓住它们并掂量其意义，应该［……］深入罗马人农耕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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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直至前印欧层面，以非洲为参照”（转引自 Ｍｏｕｒａｌｉｓ ２０１）。①

桑戈尔在自己的论文、论著和诗歌中经常引用的古代作家有希罗多

德、塔西佗、荷马、维吉尔、蒂托－李维、柏拉图、欧里庇得斯等。 桑戈尔在

《黑人传统精神与人文精神》卷一（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 Ｉ， １９６４）里回忆

了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１ 年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所受的教育带给他的收获：

我从老师们开设的课程里基本上收获的是方法的精神［……］一

种清晰、客观、高效的意愿。 就连对拉丁题材、希腊版本、法语文本的

解读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对历史或哲学的讲解，老师们长年累月向我

们反复灌输的，远不止一般意义上的方法，而是方法的精神：某种提问

的方式，分析它们之史料的方法，评估每种史料之价值，然后把全部材

料重构为活的综合的方法，这种综合分离出客体的精神。 我想说的

是，超越其风格的它的意义。 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对希腊罗

马天赋的认识日渐加深，而法兰西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主要继承

者。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６４：４０４）

在这篇写于 １９６３ 年的文章里，如同他在 １９６１ 年写成的 ２ 篇文章“巴
黎”（１９６４：３１２－３１４）和“索邦与黑人的传统精神”（３１５－３１９）里，桑戈尔趋

向于浓缩甚至简化他在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和索邦大学的经历，他尤

其把自己可能有的对法兰西文明的失望情绪和疑虑搁置一旁。 阿尔芒·
吉贝尔（Ａｒｍａｎｄ Ｇｕｉｂｅｒｔ）是桑戈尔的朋友，他在研究桑戈尔时就曾这样强

调过 （ Ｇｕｉｂｅｒｔ １９６２： １４ － １５）。 另外，罗姆阿勒德 · 封库阿 （ Ｒｏｍｕａｌｄ
Ｆｏｎｋｏｕａ）研究桑戈尔在路易大帝中学求学阶段的“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

班时的非洲观”一文中说，在这个阶段，桑戈尔立场独特，使用言语的策略

有别于三大主流网络，它们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满足他。 这三大网络

是：大学的人文和世俗环境；围绕《精神》杂志、由埃马纽埃尔·穆尼耶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ｏｕｎｉｅｒ）推动的人格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Ｆｏｎｋｏｕａ １３０ －
１７５）。②对于这一说法，桑戈尔本人保持沉默。

这样，一个作家与另一作家在参照古代典籍时的异同，可以从文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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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译文是作者自译。 文中未标明译者处，均为自译。
这意味着这个时期的学习已经喻示着桑戈尔未来的某些政治选择。 也是从这时候起，桑

戈尔意识到柏格森 ２ 部著作《直觉意识的研究》（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ｅｓ ｄｏｎｎéｅｓ ｉｍｍéｄｉａｔ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８８９）和《道德和宗教的两个来源》 （Ｌｅｓ ｄｅｕｘ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１９３２）的重要

性。 封库阿提到了著名的拉丁学者和人权卫士阿尔贝·白耶（Ａｌｂｅｒｔ Ｂａｙｅｔ）在桑戈尔阅读柏格森

著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Ｆｏｎｋｏｕａ １５３－１５５）。



的角度来考察。 这种角度可以根据非洲作家起初掌握的文化和文学资源

以及他们寻求在这个领域获得的地位来界定。 事实上，如同我们在洪彤

基、姆丹博或桑戈尔等人那里看到的，“文化资源”概念仅对在公立或教会

学校选修过中学和大学古典课程的作家们有效。 反之，文学场的概念似乎

更有趣，因为它在显示作家们“掌握” “状态”和所持立场时，引入了文学

生产异彩纷呈、活力四射的视野。 这样，我们就可以注意到作家们从参照

古代典籍中获得哪些好处。 这种策略尤其可以使他们呈现为已经进入西

方文化核心而又不必因此而背离非洲世界，如同我们从桑戈尔、索因卡以

及之前的布瓦拉（Ｂｏｉｌａｔ）那里看到的那样。 有时候，这种策略有可能适得

其反，因为对古希腊罗马的参照永远存在着被民粹主义者指责为文化异化

形式的可能性。 索因卡的作品就遭到了这样的批评。
上述概略说明显示，以桑戈尔为代表的非洲著名作家都在欧洲重点高

中和著名大学接受过教育，但他们那时就看到了西方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冲

突，且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他们没有忘记西方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清楚非

洲被殖民的处境，因而显露出初步的文化选择和语言选择。 桑戈尔从老师

那里学到的是方法论的精神，而非照搬那些具体方法。 他的《法属西非的

文化问题》阐述了西方文明对非洲文明的粗暴干涉，就警示非洲人勿忘自

己被殖民的真实处境，以及重建非洲文化的历史重任。 他的《我相信：黑人

特性、法国特性和世界文明》继续论述黑人的文化精髓，强调法国特性中可

以被非洲国家和人民学习的自由精神，但也看到了法国人，广而言之西方

人的傲慢和偏见，西方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实质，所以他强调世界文明是

世界各种文明的总和，非洲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这种见解使他们青睐古希腊罗马那些重视非洲文化的作家们的重要论述，
他们借鉴古希腊罗马作家的典籍不是要参与到西方文化中去，而是要论述

非洲文明的古老根源，批驳西方现代性对非洲的扭曲，指出现代非洲的问

题所在，希冀重建非洲文明和非洲的现代性，解决非洲的政治和民主问题。
这些基本意向也渗透进他们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修辞借鉴、审美借鉴、史
学借鉴和哲学借鉴之中。

二、 桑戈尔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修辞借鉴和审美借鉴

谈论古典文库的用途时，“修辞的”和“审美的”两个形容词似乎很接

近，甚至互有重叠，因为它们都反馈到作家使用古希腊罗马典籍时同样的

意图：对读者产生某种效果。 另外，古典文库的文学文本全是书面语，而借

鉴者的文本大多是口语文本，如桑戈尔等人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所做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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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尤其是面对议会发表的演说。① 即使如此，仍然有必要区分修辞事实

与审美事实：前者属于作家在表达方面的工作选择，如所使用的辞格，尤其

是引语格式；后者更反馈到文学作品的整体观，关涉美的形式、类型、指示

给作家的使命、文学体裁（诗、戏剧、小说等），或者还有“现实主义”或“介
入”等概念。 这两种类型的事实有可能在文本内部相对立并产生明显的张

力。 米歇尔·奥塞（Ｍｉｃｈｅｌ Ｈａｕｓｓｅｒ）在《论黑人传统精神的诗学》 （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ｐｏé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一书中，强调桑戈尔编著的《黑人和马达加斯

加法语新诗选》收录的那些诗作里的对立，展示诗人如何把相关引语变成

“阐释符号” （ ｉｎｔｅｒｐｒéｔａｎｔ ⁃ｓｉｇｎｅ）或变成“阐释指示” （ ｉｎｔｅｒｐｒéｔａｎｔ⁃ｉｎｄｉｃｅ）
（Ｈａｕｓｓｅｒ ４６）：

我们不妨说，阐释符号［……］确定书写和阅读之位。 我们发现，
对于许多张扬黑人传统精神的作品，包括其中最重要的作品，这些文

学“坐标”主要是西方和法国式的。 阐释指示较少确定阅读之位，更

确定阅读的方向，给所指增加一个文学性质的第二所指，激活另一诗

歌世界，在这个世界内部，已读文本亦将发挥其所指作用。 （Ｈａｕｓｓｅｒ
５４）

这样，《新诗选》就在两个层面运作：在修辞层面，通过在作家所采纳

的表达方式中明显的“文学坐标”而运作；在审美层面，经常以醒目的形

式，例如书名，肯定何谓“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以及这种新诗应

该具有的风貌。
１． 桑戈尔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修辞借鉴

桑戈尔是引述文本最多的非洲作家之一。 但是他所参照的古典文本

呈现一种明显的特征，即它们是由双重文体构成的：一方面是古希腊罗马

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基本上是被视为体系的拉丁语言，该体系从拉丁语

言中抽取了一定数量的修辞效果。
第二种文体可以称作语法文本，首先呈现出的是词汇范畴的事实。 在

这方面，桑戈尔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把希腊或拉丁语词改造成法语语词。
例如《埃塞俄比亚诗集》的《其他诗作》 （Ｄ􀆳ａｕｔｒｅｓ ｃｈａｎｔｓ ．．． ｄ􀆳Éｔｈｉｏｐｉｑｕｅｓ，
１９５６）中“ｏｉｓｅａｕ ａｐｔèｒｅ”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１５１）的学术类形容词“ａｐｔèｒｅ”，来
自希腊语的“ａｐｔéｒｏｓ”，表示“没有翅膀”；《黑色的祭品》诗集里的《期望和

平》（Ｐｒｉèｒｅ ｄｅ ｐａｉｘ）的诗句“ ｌａ ｆｉａｎｃéｅ ｐｌｅｕｒｅ ｓａ ｖｉｄｕｉｔé”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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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桑戈尔的很多论文是由演讲改写的，如收录在《自由》５ 卷里的很多论文。



９６），其中的名词“ｖｉｄｕｉｔé”来自拉丁语的“ｖｉｄｕｉｔａｓ， ａｔｉｓ”，表示寡居状态；在
《埃塞俄比亚诗集》的《缺席者》 （Ｌ􀆳ａｂｓｅｎｔｅ ｄ􀆳Éｔｈｉｏｐｉｑｕｅｓ）一诗中，“ ｌａ ｆｌｏ⁃
ｒａｉｓｏｎ ｆｌａｖｅ ｄｅｓ ｃａｓｓｉａｓ［…］， ｌａ 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ｓèｖｅ”（１１２），“ ｆｌａｖｅ”和“ｓｕｒ⁃
ｒｅｃｔｉｏｎ”分别来自拉丁语的形容词 “ ｆｌａｖｕｓ， ａ， ｕｍ” 和名词 “ ｓｕｂｒｅｃｔｉｏ，
ｏｎｉｓ”，前者表示“金黄色”；《埃塞俄比亚诗集》的剧诗《夏卡》 （Ｃｈａｋａ）的

“ ｌｅ ｒｏｕｃｏｕｌｅｍｅｎｔ ｍéｒｉｄｉｅｎ ｄｅ Ｎｏｌｉｖé” （１１９） 诗句里，“ｍéｒｉｄｉｅｎ”仿造了拉

丁语词“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ｕｓ， ａ ｕｍ”，表示“正午”；在诗集《夜曲》中《被割礼者的哀

歌》（Ｌ􀆳Éｌéｇｉｅ ｄｅｓ ｃｉｒｃｏｎｃｉｓ）的最后两个诗句“ ｌｅ ｃｈａｎｔ ｎ􀆳ｅｓｔ ｐａｓ ｑｕｅ ｃｈａｒｍｅ，
ｉｌ ｎｏｕｒｒｉｔ ｌｅｓ ｔêｔｅｓ ｌａｉｎ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ｍｏｎ ｔｒｏｕｐｅａｕ”（２０２）里，诗人强烈地把实在与

幻觉相对立，与幻觉相关联的“ ｃｈａｒｍｅ” 一词是改造自拉丁语“ ｃａｒｍｅｎ，
ｉｎｉｓ”。

在句子范围内，桑戈尔多次回忆某些拉丁语形容词意指程度的特殊用

法。 例如在诗集《黑色的祭品》中的《奈德塞》（Ｎｄｅｓｓé）一诗中，“Ｍèｒｅ， ｏｎ
ｍ􀆳éｃｒｉｔ ｑｕｅ ｔｕ ｂｌａｎｃｈｉｓ ｃｏｍｍｅ ｌａ ｂｒｏｕｓｓｅ à ｌ􀆳ｅｘｔｒêｍｅ ｈｉｖｅｒｎａｇｅ”（８１）诗句里

的“ｅｘｔｒêｍｅ”用的是拉丁语词“ｅｘｔｒｅｍｕｓ， ａ ｕｍ”的最高级，表示“冬末”（ ｌａ
ｆｉｎ ｄｅ ｌ􀆳ｈｉｖｅｒｎａｇｅ） 之意。 剧诗 《夏卡》 里也有类似的用法： “ Ｃｈａｋａ ｔｕ
ｔｒｅｍｂｌｅｓ ｄａｎｓ ｌ􀆳ｕｌｔｉｍｅ Ｓｕｄ ［ ．．．］” （１１８），这里的“ｕｌｔｉｍｅ”像拉丁语的“ｕｌｔｉ⁃
ｍｕｓ， ａ， ｕｍ”一样，表示“最南端” （ ｌａ ｐａｒｔｉｅ ｌａ ｐｌｕｓ ｒｅｃｕｌéｅ ｄｕ Ｓｕｄ）之意。
另外，桑戈尔在单词的使用方面也有一些独特性。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诗

集》的《其他诗作》 （见前引）中，把主有形容词放在名词后边：“Ｅｔ ｑｕｅｌｓ
ｃｏｕｐｓ ｄｅ ｔｏｎｎｅｒｒｅ ｆｏｎｔ ｂｏｎｄｉｒ ｃｅ ｃœｕｒ ｔｉｅｎ ｈｏｒｓ ｄｅ ｓｏｎ ｌｉｔ［…］”（１４７），这是

拉丁语的常见用法。 有时使用动词时没有主语代词，这也是拉丁语的规

则，例如《埃塞俄比亚诗集》的《缺席者》 （见前引）一诗中的这句：“ Ｊｅｕｎｅｓ
ｆｉｌｌｅｓ ａｕｘ ｇｏｒｇｅｓ ｖｅｒｔｅｓ， ｐｌｕｓ ｎｅ ｃｈａｎｔｅｚ ｖｏｔｒ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ｅｔ ｐｌｕｓ ｎｅ ｃｈａｎｔｅｚ
ｌ􀆳Éｌａｎｃé”（１１０），诗集《夜曲》中《子夜哀歌》 （Éｌéｇｉｅｓ ｄｅ ｍｉｎｕｉｔ）中的“Ａｈ！
ｐｌｕｓ ｎｅ ｐｅｕｘ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 ｔａ ｌｕｍｉèｒｅ ［ ．．．］” （１９８） 一句。

这样，希腊语和拉丁语就构成桑戈尔从中吸取修辞资源的两种语言，
其修辞工作体现为把两种语言的某些特征迁移或转换到法语中。 这种转

换不仅出现在诗作中，也经常出现在他的散文体论文中。 穆桑吉·奈噶拉

索－姆瓦查（Ｍｕｓａｎｊｉ Ｎｇａｌａｓｓｏ⁃Ｍｗａｔｈａ）在“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与

语言间对话”（« Ｌéｏｐｏｌｄ Ｓéｄａｒ Ｓｅｎｇｈｏｒ ｅｔ ｌ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ｄ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一文中

强调了桑戈尔对“希腊和拉丁语词的浓厚兴趣”（Ｓｅｎｇｈｏｒ ２００７： １１７０），并
在注释中列举了桑戈尔钟爱的一些希腊语词，如“ｃａｌｌｉｐｙｇｉｅ”“ ｓｔéａｔｏｐｙｇｉｅ”
“ ｌｏｇｏｓ”“ ｔｈｕｍｏｓ”“ｐｏïéｓ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ｋé”等，及拉丁语词“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ｓ”“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ｕ⁃
ｄｏ”“ｈｉｃ ｅｔ ｎｕｎｃ” “ｍｕｌｉｅｒ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 “ ｔｃｈａ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 ｕｘｏｒｉｓ” “Ｌｕｘ ｍ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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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ｘ”“ｎｅ ｉｍｐｅｄｉａｓ ｍｕｓｉｃａｍ”等。 然而这种修辞工作在桑戈尔创造的许多

新词中表现得更明显，彰显了诗人让一种语言继续生存或焕发活力的意

愿。 奈噶拉索－姆瓦查赞扬他“具有克洛岱尔式用⁃ｉｔé 或⁃ｉｔｕｄｅ 派生造词的

非凡能力”（Ｓｅｎｇｈｏｒ ２００７： １１７０－１１７１）。①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处于引语中的语词转换范围。 但是《夜曲》中《被
割礼者的哀歌》（见前引）末尾的“ ｌａｍａｒｑｕｅ”一词的用法就完全是另一回

事了：

Ｍａîｔｒｅ ｄｅｓ Ｉｎｉｔｉéｓ， ｊ􀆳ａｉ ｂｅｓｏｉｎ ｊｅ ｌｅ ｓａｉｓ ｄｅ ｔｏｎ ｓａｖｏｉｒ ｐｏｕｒ ｐｅｒｃｅｒ ｌｅ
ｃｈｉｆｆｒｅ ｄ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Ｐｒｅｎｄｒｅ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ｍｅｓ 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ｐèｒｅ ｅｔ ｄｅ ｌａｍａｒｑｕｅ
Ｍｅｓｕｒｅｒ ｅｘａｃｔｅｍｅｎｔ ｌｅ ｃｈａｍｐ ｄｅ ｍｅｓ ｃｈａｒｇｅｓ， ｒéｐａｒｔｉｒ ｌａ ｍｏｉｓｓｏｎ
ｓａｎｓ ｏｕｂｌｉｅｒ ｕｎ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ｎｉ ｏｒｐｈｅｌｉｎ．（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２０２）

桑戈尔附加在《诗歌作品》（Œｕｖｒｅ ｐｏéｔｉｑｕｅ）中的《词汇篇》（Ｌｅｘｉｑｕｅ）
里列入了“ ｌａｍａｒｑｕｅ”这个词，并给出了定义：“根据词根‘ ｌａｍ’造出的语词，
‘ ｌａｍ’在塞雷尔语和坡尔语中表示‘领导’之意。 ‘ ｌａｍａｒｑｕｅ’在这里是‘一
家之父’的近义词。”（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４２９）这个定义无法让读者满意，因为

作者参照的是词根，却把词尾问题搁置一旁。
桑戈尔为外来词或稀有语词在其诗作中的使用指定了功能，他很早就

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可能使法语读者或西非以外的非洲读者困惑不解的语

词给予说明。 弗雷德里克·吉盖（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Ｇｉｇｕｅｔ）在一篇关涉桑戈尔《词
汇篇》的论文②中勾画了这个篇章在诗人各种诗作版本中的历史和定位，
他指出，这个文本虽然篇幅很小，却可以与桑戈尔其他 ２ 篇理论文本相呼

应，一篇是 《埃塞俄比亚诗集》 的著名后记 《像海牛去泉边喝水那样》
（Ｃｏｍｍｅ ｌｅｓ ｌａｍａｎｔｉｎｓ ｖｏｎｔ ｂｏｉｒｅ à ｌａ ｓｏｕｒｃｅ），另一篇是《主哀歌》（Éｌéｇｉｅｓ
ｍａｊｅｕｒｅｓ， １９７９）的封笔之作《关于法语诗的对话》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ｕｒ ｌａ ｐｏéｓｉｅ
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ｅ）。 事实上，１９９０ 年版的《词汇篇》仅界定了 ４３ 个语词，这与研

究人员界定的介于 ２５６ 与 ４６０ 之间的主要语词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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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中列出的这两种词尾的新词包括：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ｔé， ａｒａｂｉｔé， ｂｅｒｂéｒｉｔé， éｔｈｉｏｐｉｔé， ｅｔｈｉｏｐａｎｉｔé，
ｉｎｄｉａｎｉｔé， ｆｒａｎｃｉｔé， ｒｈéｎａｎｉｔé， ｎｏｒｄｉｃｉｔé 等， 以 及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ｔｕｄｅ， ｂｅｒｂéｒｉｔｕｄｅ， ｊｕｄａïｔｕｄｅ， ｓｉｎｉｔｕｄｅ，
ｓｌａｖｉｔｕｄｅ 等。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Ｇｉｇｕｅ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ｕ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ｓｕｒ ｌａ ｐｏéｓｉｅ ｆｒａｎｃｏｐｈｏｎｅ ｅｔ ｎｏｔｅｓ»， Ｌ． Ｓ． Ｓｅｎｇ⁃
ｈｏｒ． Ｐｏéｓｉｅ ｃｏｍｐｌèｔｅ． é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ｒｕｎｅｌ． Ｐａｒｉｓ： ＣＮＲ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 Ｐｌａｎèｔｅ ｌｉｂｒｅ， ２００７． ７８３－８０６ ｅｔ
８４０－８４５．



《词汇篇》的精髓在于其简短的导语，导语中提到，“ ｌａｍａｒｑｕｅ”是《词汇篇》
中特殊类型的语词之一，诗人在创造这个词时，结合了表达相同意义的两

个概念，一个是塞雷尔语和坡尔语中的“ ｌａｍ”，另一个是希腊语中的“ ａｒ⁃
ｃｈｅｉｎ”，同样表达“领导”之意。

与这种从语言中撷取修辞资源的类型相比，桑戈尔也直接从古希腊罗

马的文学文本中选取引语。 这个做法在他那里非常普遍，程度之高无法一

一作出罗列。 我们仅选取最有意义的部分，将其归结为几大类。
首先是桑戈尔某些作品标题所使用的引述类型。 例如《埃塞俄比亚诗

集》，标题真正发挥了参照作用。 “埃塞俄比亚”一词结合了三个主要意

指：它反馈到圣经记述的萨巴女王访问耶路撒冷并觐见所罗门王的著名情

节；①重申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并以此凸显犹太－基督传

统的非洲维度和渊源；最后反馈到 １９３５ 年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俄比亚的

侵略，这次侵略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② 最后这个情节特别出现

在 １９３８ 年创作的《萨巴女王哀歌》一诗中，给了桑戈尔在极端形势下唤醒

民众、为非洲定位的机会：“意大利法西斯的这些野蛮进攻迫使列奥波尔

德·塞达·桑戈尔重新思考曾经与西方签订过协约的他的黑人处境”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２００７： １１２９）。

与此同时，在更深层的引述场域，《埃塞俄比亚诗集》的构成参照了古

代大汇集的品达洛斯颂歌的标题范式，例如《奥林匹亚竞技胜利者颂》
（Ｏｌｙｍｐｉｑｕｅｓ）、《皮托竞技胜利者颂》（Ｐｙｔｈｉｑｕｅｓ）③、《伊斯特摩斯竞技胜利

者颂》（ Ｉｓｔｈｍｉｑｕｅｓ）。 这个格式还让人想到了埃利奥多尔·德·埃迈兹

（Ｈéｌｉｏｄｏｒｅ ｄ􀆳Éｍèｓｅ） 的著名小说 《泰阿热兹与夏利克莱》 （ Ｔｈéａｇèｓｅ 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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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圣经·列王记》记载，萨巴女王倾慕所罗门王的智慧，就带着臣仆、香料、宝石和黄金

来到耶路撒冷觐见。 会面时，她向所罗门王提了许多问题，所罗门王一一做了令她极为满意的回

答。 所罗门王的博学、其宫殿的豪华、其宴席的丰盛，甚至其臣仆的精美装束，均令她“诧异得神不

守舍”。 对他们两人的关系做进一步陈述的是犹太教的一些文献和传说。 萨巴女王美丽而聪颖，
所罗门王威武而机智，两人一见面，都被对方的容貌和才智所倾倒，油然而生爱恋之情。 女王在回

国途中生下一个混血儿子，命名为门涅利克，意为“智慧之子”。 这个儿子后来继承王位，称门涅

利克一世。 他知道自己的身世，登基后曾专门到耶路撒冷拜见自己的生父所罗门王。 在他离开耶

路撒冷回国时，所罗门王派遣一些年轻的以色列人护送。 这些以色列人后来定居萨巴王国，并与

当地人通婚。 孟尼利克一世以及这些以色列人的后代成为“贝塔以色列”的祖先。
“埃塞俄比亚”一词还出现在诗集《黑色的祭品》中的《埃塞俄比亚》和《呼唤萨巴种族》

（Ａ ｌ􀆳ａｐｐｅｌ ｄｅ ｌａ ｒａｃｅ ｄｅ Ｓａｂａ， Ｓａ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５７－６２）两诗中，以及《主哀歌》的《萨巴女王哀歌》
（Éｌéｇｉ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ｒｅｉｎｅ ｄｅ Ｓａｂａ）一诗中。

４ 年一度的皮托运动会（ Ｊｅｕｘ Ｐｙｔｈｉｑｕｅｓ）与奥林匹克运动会旗鼓相当，也是当时具有全希

腊影响力的重要祭典，根据非常严格的宗教历法进行。 然而今天这个运动会的丰采完全被奥运会

遮蔽了。



Ｃｈａｒｉｃｌéｅ）， 该小说经常以《埃塞俄比亚见闻》 （Ｌｅｓ éｔｈｉｏｐｉｑｕｅｓ）的书名流

传，记述了 ２ 个德尔斐（古希腊阿波罗神殿所在地）人的埃塞俄比亚之旅，
小说开头的场景是尼罗河三角洲。 情况类似的还有 １９７８ 年出版的《主哀

歌》。 桑戈尔把 Éｌéｇｉｅｓ 与 ｍａｊｅｕｒｅｓ 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似乎想表达这部

新的也许是其最后一部诗集的严肃性，尤其是诗作更亲切的格调，胜过

１９７３ 年出版的《冬季的信札》或 １９６１ 年出版的《夜曲》结尾的 ５ 首哀歌。
但是诗人所采用的格式几乎是维吉尔《牧歌》（ ｌａ Ｂｕｃｏｌｉｑｕｅ）第 ４ 章第 １ 个

诗句的翻译“Ｍｕｓｅｓ ｄｅ Ｓｉｃｉｌｅ， ａｄｏｐｔｏｎｓ ｕｎ ｔｏｎ ｐｌｕｓ ｎｏｂｌｅ”（Ｓｉｃｅｌｉｄｅｓ Ｍｕｓａｅ 
ｐａｕｌｏ ｍａｊｏｒａ ｃａｎａｍｕｓ）。 维吉尔通过这句诗，突出第 ４ 章的格调与前面几

章的决裂，前面几章通过牧人之间的对话，仍然很接近以忒奥克里托斯

（Ｔｈéｏｃｒｉｔｅ）①的《牧歌集》（ Ｉｄｙｌｌｅｓ）为代表的范式。 维吉尔在第 ４ 章里以预

言的口吻宣告一个前程远大的孩子的诞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人们可

以从中辨认出长期内战之后罗马的重大赌注。 《主哀歌》也反映了进入历

史和政治的这种景观，这也许可以解释桑戈尔从诗集标题开始就转向维吉

尔的原因。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桑戈尔在许多诗作中有意参照古代的田园诗世

界，例如他可以通过忒奥克里托斯、维吉尔或文艺复兴和 １７ 世纪法国诗人

的作品认识田园诗。 桑戈尔借用这类诗的格式，再造被熟悉的神祇居住、
一直鲜活的非洲世界与西方早已消失的田园世界之间的某种等值。 我们

不妨列举一些例子：在《整整一天》（Ｔｏｕｔ ｌｅ ｌｏｎｇ ｄｕ ｊｏｕｒ，见《幽灵之歌》）
中：“我正在西奈的田园心灵中寻求忘掉欧洲”（“Ｍｅ ｖｏｉｃｉ ｃｈｅｒｃｈａｎｔ ｌ􀆳ｏｕｂｌｉ
ｄｅ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ａｕ ｃœｕｒ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ｄｕ Ｓｉｎｅ”，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１３）；在《幽灵歌》
（Ｃｈａｎｔ ｄ􀆳ｏｍｂｒｅ，见《幽灵之歌》）中：“我像那个在你叫做畜牧神的库斯环

抱中的孩子那样反思” （“ Ｊｅ ｍ􀆳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ｅ， ｃｏｍｍｅ ｌ􀆳ｅｎｆａｎｔ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ｂｒａｓ ｄｅ
Ｋｏｕｓｓ ｑｕｅ ｔｕ ｎｏｍｍｅｓ Ｐａｎ”， ４０）；在《假日》 （Ｖａｃａｎｃｅｓ， 见《幽灵歌》）中：
“交相辉映的歌声。 ／ 你，遥远的笛声在黑夜中回应 ／ 从内海的彼岸” （“Ｅｔ
ｌｅｓ ｃｈａｎｔｓ ａｌｔｅｒｎéｓ． ／ Ｔｏｉ ｌａ ｆｌûｔｅ ｌｏｉｎｔａｉｎｅ ｑｕｉ ｒéｐｏｎｄ ｄａｎｓ ｌａ ｎｕｉｔ ／ ｄｅ ｌ􀆳ａｕｔｒｅ
ｒｉｖｅ ｄｅ ｌａ ｍｅｒ ｉｎｔéｒｉｅｕｒｅ”， ４３）；在《西尼亚尔之歌》 （Ｃｈａｎｔｓ ｐｏｕｒ Ｓｉｇｎａｒｅ，
见《夜曲》）中：“我借用与静谧的牛群合唱的笛声 ／ 忠实地放牧牛群的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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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忒奥克里托斯是西方牧歌（田园诗）的创始人。 他早年在亚历山大城的诗人菲莱塔斯和

阿斯克莱阿得斯门下学习。 学成之后，回到家乡西西里岛从事创作。 忒奥克里托斯写过多种类别

的诗，但最负盛名的是牧歌。 他的牧歌往往以两三个牧人为角色，彼此对歌，富有一定的戏剧性，
反映的是西西里农村纯朴的生活和牧人们劳动、歌唱、谈情说爱的情形，感情真挚、朴素、乐观、幽
默，但诗句比较讲究辞藻，有点雕琢，丧失了荷马、赫西俄德和萨福等早期诗人的质朴感。 这也是

时势所然，整个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诗歌都有这个毛病，不光忒奥克里托斯如此。



哞叫” （“ Ｊ􀆳ｅｍｐｒｕｎｔｅｒａｉ ｌａ ｆｌûｔｅ ｑｕｉ ｒｙｔｈｍｅ ｌａ ｐａｉｘ ｄｅｓ ｔｒｏｕｐｅａｕｘ ／ Ｆｉｄèｌｅ， ｊｅ
ｐａîｔｒａｉ ｌｅｓ ｍｕｇ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 ｂｌａｎｃｓ ｄｅｓ ｔｒｏｕｐｅａｕｘ”，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１７１）；“别惊

奇我的朋友，倘若我的旋律低沉回荡 ／ 如果我放弃甘芦而敲响卡拉姆和非

洲小鼓” （“Ｎｅ ｔ􀆳éｔｏｎｎｅ ｐａｓ ｍｏｎ ａｍｉｅ ｓｉ ｍａ ｍéｌｏｄｉｅ ｓｅ ｆａｉｔ ｓｏｍｂｒｅ ／ Ｓｉ ｊｅ
ｄéｌａｉｓｓｅ ｌｅ ｒｏｓｅａｕ ｓｕａｖｅ ｐｏｕｒ ｌｅ ｋｈａｌａｍ ｅｔ ｌｅ ｔａｍａ”， １７４）； “远方，交相呼应

的歌声像苏丹人的缠腰布” （“Ｌｏｉｎ， ｄｅｓ ｃｈａｎｔｓ ａｌｔｅｒｎéｓ ｃｏｍｍｅ ｌｅｓ ｐａｇｎｅｓ
ｄｕ Ｓｏｕｄａｎ”， １７７）；在《伯贝基纳的棕色早晨》（Ｌｅｓ ｍａｔｉｎｓ ｂｌｏｎｄｓ ｄｅ Ｐｏｐｅｎ⁃
ｇｕｉｎｅ， 见《冬季的信札》）中：“我将是我的牛群的笛声” （“ Ｊｅ ｓｅｒａｉ ｌａ ｆｌûｔｅ
ｄｅ ｍａ ｂｅｒｇèｒｅ”， ２５７）。

通过制作非洲世界与古代世界的这类等值，通过本人像忒奥克里托斯

或维吉尔搬上舞台的牧人那样讲话或者使用他们的乐器，诗人显示他是多

么惬意地生活在自己熟悉的世界，古今世界之间的时间差异被毁掉了。 但

是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田园牧歌式的静谧世界具有一种约定的文学色

彩，因而应该让它与同属古代的另一种世界交相辉映，但是这种世界与前

者截然不同，带有深刻的历史的暴力痕迹。 例如，我们在《主哀歌》的《迦
太基哀歌》（Éｌéｇｉｅ ｄｅ Ｃａｒｔｈａｇｅ）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历史的暴力。 这部作品

的构成非常严谨，首先引述了提尔人在北非的驻扎、狄多深爱埃涅阿斯的

著名爱情故事和特洛亚英雄的出逃：

我记得，狄多，你的痛苦之歌令我的童年着迷

我一直都是孩子般的朴实无华。 而我感到你如此沉迷

我很想送你一点东西，送什么呢？ 狄奥古瓦雄狮的绶带。
你哭你的白神，他鲜红嘴唇上的金饰

美妙无比，你哭泣松树香味中的埃涅阿斯

他的眼睛闪烁着北极光，他的花白胡须像四月雪一样。
你为什么没有忠诚地咨询黑人女神，坦尼特的夜色大牧师？
你为什么没有探得雅里安诸神、他们的信徒的秘密

他们像你的埃涅阿斯一样不忠诚。 然而今天晚上

我要为你哭泣，为你狄多，哭出我的极度悲恸。 （３０８－３０９）

诗作随后描述了汉尼拔的形象和布匿战争，然后提到朱古达 （ Ｊｕ⁃
ｇｕｒｔｈａ）①及后者反对罗马人的战争，最后围绕布尔吉巴（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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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古达（？ －公元前 １０４）是努米底亚国王（公元前 １１２－前 １０４），他发动了对抗罗马人的

朱古达战争，战败后被处以死刑。



挥。 我们发现，在整个这篇以回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萨鲁斯特（Ｓａｌ⁃
ｌｕｓｔｅ）①的《朱古达战争》和蒂特里夫（又译作“李维”）②的《罗马史》的阅读

为特征的《迦太基哀歌》中，不管是昨天还是今日，非洲抵制西方的题材构

成全诗的主导线索。 古代历史的这种暴力与先前诗集经常提到的当今的

殖民暴力相呼应。 例如，在《巴黎雪景》（Ｎｅｉｇｅ ｓｕｒ Ｐａｒｉｓ， 见《幽灵歌》）中，
可以读到揭露“白人双手”沾满鲜血的大段发挥：

扣响扳机让帝国倒塌的白人的双手

鞭笞奴隶的双手［……］
砍伐非洲中部树头榈大森林的白人双手［……］
它们砍伐黑森林用以制作铁路枕木

它们砍伐非洲森林以拯救文明，
因为他们缺乏人力资源。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２２）

或者还有《祈祷和平》（Ｐｒｉèｒｅ ｄｅ ｐａｉｘ，见《黑色的祭品》）：

那些刽子手狩猎我的孩子们犹如狩猎野象一样。
刽子手用打结的皮鞭训练他们，把他们变成白人的黑手［……］
刽子手把我的千万孩子装入他们轮船的麻风舱贩卖。 （９３）

但是，只有当引用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作者拥有相对于后者的独立

精神，这种引用才能产生它的效果，因为重要的恰恰是让读者感到，参照从

来不曾是被迫的，构成参照的工作更多表述一种个人选择，而非对灌输的

文化价值的认同。 因此，桑戈尔在不断吸取西方古典文化资源的同时，经
常坚持表现出一定的距离。 例如在《信息》（Ｌ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见《幽灵歌》）中，
接受信使的王子反唇相讥：

王子做了回答。 下面是其言语的准确辑录

“短视的幼儿，科拉琴给你们唱了什么？
有人告诉我，你们谢绝玫瑰，和你们的祖先高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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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萨鲁斯特（公元前 ８６～前 ３４ 年） 是共和时代末期的史学家，凯撒的部将，他的生平事迹

很少。 他写史的笔法像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遣词造句讲究，行文绮丽，章法严整，文气厚重。
他的书因重史实而史学价值非常书能比，传世之作有《喀提林叛乱记》与《朱古达战争》。

蒂特里夫（公元前 ５９～公元 １７）是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出身于意大利，与屋大

维过从甚密。



你们是索邦大学的博士，文凭多如牛毛。”（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１９）

《愿科拉琴和木琴陪伴我》 （见《幽灵歌》）的诗句“古老的法兰西，古
老的大学和整个散开的串珠”（３１），还有这首诗作中的下列几句：“可是我

让法老面对你们，他让我坐在他的右侧，还有我的红耳朵曾祖父。 ／ 你们

那些学者自会证明，他们与我掩藏的所有大人物向往北方” （３５）。 有时，
对距离的这种肯定可能采取勾勒理论的形式。 例如在这首诗的末尾，诗人

重新质疑古典主义的概念：“啊，古典美绝非有棱有角，而是一条优雅细长

的皮筋！”（３７）其他情况下，诗人回过头来嘲讽自己过去的学习生活。 例

如在《呼唤萨巴种族》（见《黑色祭品》）中：

母亲，在这间居住着拉丁人和希腊人的房间呼吸我心灵中夜间受

难者的体味。 让他们赋予我保护的天赋，但愿我的血液不要像一个同

化者文明者那样变得枯燥无味。 （５９）

同样，在《致一囚犯的信》（Ｌｅｔｔｒｅ à ｕｎ ｐｒｉｓｏｎｎｉｅｒ， 见《黑色祭品》），诗
人谈到他那些“令人厌烦、悲惨和死亡的白色书籍” （８３）。

有时也会出现引用某段文字又否定引语的情况。 例如《呼唤萨巴种

族》（见《黑色祭品》）中就有这样的情况：“从你儿子的同学中认出从前

你的宝贝儿子来［……］前进！ 但愿那不是竖琴奏出的赞歌，而是粗暴的

战争叫声和出鞘的佩刀。” （６１） 从修辞角度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手

法，引语成了暗示忽略的对象。 因而，我们只能对通常给予桑戈尔的形

象有所保留，人们一般以为，他是一个深受学习期间所获希腊罗马文化

知识影响的古典主义的精神支柱。 事实上，这种文化只有通过桑戈尔

的狡黠和游戏、通过他不断地将其与黑非洲世界交相辉映起来，才能

获得它的全部意义。 而这种情况不无诗人的从容之态，例如在《永久

的“镜鉴” 》 （Ｔｏｕｊｏｕｒｓ «Ｍｉｒｏｉｒｓ»， 见《冬季的信札》 ）一诗中淋漓尽致的

表现：

永久的镜鉴！ 呜呼，黑非洲精神与古典世界之间。 神奇。
坦尼特的牧师，迦太基的乳娘，贫瘠的丰硕女［……］
蓝唇的高级娼妓又有何妨，我让梦想成真？
而你回答我说：
———你应该烧毁索邦大学，那是我的夜间竞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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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它已经自我焚毁。 愿它的骨灰肥沃我们生活中的热狂！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２５３－２５４）

２． 桑戈尔对古希腊罗马文库的审美借鉴

与修辞用途相提并论，古典文库也可以用在审美方面，尤其体现在作

家界定其文学观的方式。 例如，桑戈尔就从古典文库里找到了其诗学的某

些成分，首先是关于诗的灵感的思考，而诗的灵感经常被当作诗歌创作的

前提。 《信风的哀歌》（Ｌ􀆳Éｌéｇｉｅ ｄｅｓ ａｌｉｚéｓ， 见《主哀歌》）中的这段文字足

以为证：

但愿老黑人死去而新黑人永生！
精灵在鲜红的火焰中降临我们

主啊，你自觉自愿地降临我们！ 我们这些平凡居民，而你贵为生

命的精灵

你，心灵形体的红色内在。 （２７０）

这里的逻辑与苏格拉底在柏拉图《伊昂篇》 （ ｌ􀆳Ｉｏｎ）里所陈述的论点

近似，该论点认为诗人是在某种力量的支配效果下说话的，本身没有控

制能力。 灵感论点在西方有广泛的市场，从古代的天赋灵感到 １６ 世纪

逐渐转化为人获得灵感。 另外，“主”和“精灵”语词的使用形成诗之激

情这种观念与《使徒行传》（ ｌｅｓ Ａｃｔｅｓ ｄｅｓ ａｐôｔｒｅｓ）叙述圣灵降临的章节之

间也形成互动。
我们还发现桑戈尔对音乐的重视，他在许多诗作中把乐器纳入诗作的

标题中，具体说明伴随诗句的乐器名称。 例如在《幽灵歌》的下述诗作中：
《愿科拉琴和木琴陪伴我》（由 ３ 把科拉琴和 １ 把木琴伴奏的颂歌），《神童

的回归》（Ｌｅ ｒｅｔｏｕｒ ｄｅ ｌ􀆳ｅｎｆａｎｔ ｐｒｏｄｉｇｕｅ，由 １ 把科拉琴伴奏），《祈祷和平》
（多部大管风琴伴奏）；又如《主哀歌》中的下述诗作：《信风的哀歌》 （２ 支

笛子、１ 把科拉琴和 １ 把木琴），《萨巴女王哀歌》（２ 把科拉琴和 １ 把木琴）
等。 这里也可以拉近与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抒情诗观念，抒情诗与音乐、歌
和舞是分不开的。 有时我们还看到诗人继承了品达洛斯颂歌和希腊悲剧

中合唱队形式的某些特征。 例如诗集《夜曲》里的《艾妮娜·法勒哀歌》
（Éｌéｇｉｅ ｐｏｕｒ Ａｙｎｉｎａ Ｆａｌｌ），尽管诗名用了哀歌，其实这是一首品达洛斯式

的颂歌，诗作的副标题指出了这一点：“多声部剧诗” （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２０９），让领唱与女子合唱队和男子合唱队对唱。 第一部分用一种声调庄重

的“高宏锣”（ｇｏｒｏｎｇ）伴奏，产生丧葬节奏；第二部分用两副西非曼丁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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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家锣“狄幼－狄幼”（ｄｙｏｕｎｇ⁃ｄｙｏｕｎｇ）伴奏，产生皇家节奏。① 同样的评

述也适用于另一首多声部剧诗《夏卡》（见《埃塞俄比亚诗集》）。 歌曲一是

真正的剧情诗，以丧葬锣声为背景，由夏卡与白人声音的对话推进剧情

（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１１２－１２６）。 歌曲二更抒情一些，强烈的爱情锣声交相伴奏

着夏卡、领唱和合唱队员们的歌喉（１２６－１３３）。
在《主哀歌》的最后一部文本《关于法语诗的对话》的最后一文《致三

位法国诗人》（Ｌｅｔｔｒｅ à ｔｒｏｉｓ ｐｏèｔｅｓ ｄｅ ｌ􀆳Ｈｅｘａｇｏｎｅ）中，桑戈尔回到所有这些

问题，而他的贡献包含他与荷马时代希腊诗之关系的重要论述。 桑戈尔从

希腊诗中重新发现了他自己的诗歌观，他谓之曰“视野诗”（ｐｏéｓｉｅ⁃ｖｉｓｉｏｎ），
只有诗人被激情所俘获，这种诗才有可能：

对于荷马和那个时代的希腊人，诗人被一位神祇所造访和驻足，
后者给他以灵感的力量。 由此，人们把他誉为 ｔｈｅïｏｓ，即“神人”，把他

称作 ａｏｉｄｏｓ，即“歌唱者”，还没有称作 ｐｏïèｔêｓ，即“制作者”。 被一位

神祇即缪斯所俘获，诗人－接受者灵活掌握缪斯唱给他的歌的音调，但
并非不带来他自己的标记，即他自己的形式：他的 ｔｅｃｈｎê。 这里就与

黑非洲关联起来了，而这尤其具有揭示性，因为希腊人承认其文明的

混杂性［……］坐在公立高中的板凳上，希腊文明与黑非洲文明的某

些相似性，特别是在希腊的 ａｏｉｄｏｓ 即“歌唱者”，与苏丹－萨赫勒地区

的 ｇｒｉｏｔ 即歌舞艺人之间、希腊的神秘与黑非洲接受祭礼的仪式之间

的相似性，已经使我很震惊［……］ （３７９－３８０）

但是，在桑戈尔看来，这种希腊诗与黑非洲的诗作之间，存在着一种很

大的不同，因为尽管受到缪斯灵感的启迪，希腊诗很早“就等于 ｐｈｕｓｅôｓ
ｍｉｍéｓｉｓ，即对大自然的摹仿”，而在黑非洲那里，诗人和艺术家“背离大自

然”，因为“他们像接受宗教奥义的人士一样，实现并再造英雄的壮举：神
的超自然生活”（３８０－３８１）。 这个裂痕在柏拉图抨击诗人的方式上显得特

别明显，桑戈尔无法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因为它与“自然－创造”、一个“具
有活力的宇宙”的思想背道而驰，丝毫没有本体论关注的任何地位：“从荷

马到柏拉图，中经诗人赫西俄德和阿尔基罗库斯，本体论关系被削弱了”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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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桑戈尔在《诗歌作品》（Ｓｅｎｇｈｏｒ １９９０： ４２８）中对两种乐器都做了界定，我们音译了两种乐

器的名称。



结　 语

仔细阅读桑戈尔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修辞借鉴和审美借鉴，我们发

现，这里的基本结论与我们在概括非洲作家的基本倾向一样，处处彰显诗

人的文化选择：张扬黑人传统精神的作品，确定非洲作家的表达方式，肯定

黑人新诗应该具有的风貌，把希腊或拉丁语改造成法语语词，把实在与幻

觉相对立，实在隐喻非洲的现状，幻想喻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参照古希腊语

和拉丁语的样式，创造非洲人的新词，为古希腊语指定意指，这些意指凸显

犹太－基督教的非洲维度和渊源；抨击意大利法西斯对非洲的侵略，古代历

史的暴力与当今的殖民暴力相呼应，唤醒民众，为非洲定位；反映一种进入

历史和政治的新景观，隐喻与西方决裂的愿望；讴歌被自己熟悉的神祇居

住的鲜活的非洲式的田园世界，这种世界在西方早已消失，西方古老的田

园世界也带着深刻的历史暴力；赞美非洲女神的品格，为西方神祇和西方

人的不忠诚哭泣。 非洲抵制西方的题材构成桑戈尔一首首诗作的主导线

索。 诗人看似拉近了与古希腊罗马抒情诗的观念，但所用乐器是非洲的乐

器，合唱形式也是非洲的形式。 他创造了自己的非洲特色的视野诗，与西

方的摹仿诗学决裂，再造了非洲的超自然生活。 诗人还嘲讽自己过去的学

习生活，他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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